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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上官山

22 岁女孩因失恋想自杀，为了壮胆，她在
自杀 QQ 群里邀人“结伴而行”。两个男青年从
千里之外赶往赴约。可当他们见到女孩后，女孩
已在家人的劝说下放弃自杀。

两个男青年认为女孩是在愚弄他们，竟以暴
力逼迫她兑现“死亡之约”。情急之下，女孩报
警挽回了三条年轻的生命。

男友移情别恋  她网上约人一起自杀
今年 22 岁的柳丽娜是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人，在南京一

家电子公司打工，与南通同事王先明相恋。今年元月，就在
两人准备结婚时，王先明突然提出分手，并与别的女孩好上了。
3 月 2 日，伤心欲绝的柳丽娜辞职回到如东，并萌发了自杀的
念头。 

她先后尝试过多次自杀，每次都因害怕而未遂。通过网
友介绍，她进入了一个自杀 QQ 群。她发现，群里竟有几百名
成员，大家在讨论自杀的手段和方法，充满了消极和绝望的
气氛。柳丽娜加入到讨论中 ：“我也想自杀啊，就是害怕，几
次自杀都没死掉！”有网友说：“找几个人一起做就不害怕了！” 

于是，柳丽娜就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我是一个 22 岁
的女孩，想自杀，就是胆小，有人愿意陪我一起自杀吗？”过
了两三分钟，有人发来一条信息 ：“你为什么要自杀啊？”柳
丽娜说 ：“男友跟别的女孩跑了，我想用死让他们的灵魂一辈
子不得安宁！” 

第二天，柳丽娜又登录自杀 QQ 群，有两个网友向她发
来好友请求，请求理由写着“我是想自杀的”。柳丽娜接受了
他们的请求，并和其中一个人聊了起来。聊天中她得知，对
方是沈阳人，28 岁，左腿残疾不能长久站立，一直很自卑，
遂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两人聊着，觉得特别投缘，柳丽娜就
视他为黄泉路上的同路人。 

聊了几次熟悉起来之后，柳丽娜得知，两人一个叫汪相
成，一个叫牛鑫。然后，他们开始讨论起自杀的方式来。汪
相成说：“最好是吃安眠药。可一次买足量的安眠药比较困难，
如果不成，就烧木炭制造二氧化碳自杀。”牛鑫是山东荷泽人，
25 岁，他的父母在他 10 岁时离婚了，后妈带来了一个哥哥，
哥哥从小就欺负他。他感到家人都歧视他，就产生了自杀的
念头。 

柳丽娜觉得有两个男人陪自己一起自杀，就不会害怕了，
便将牛鑫介绍给了汪相成，他们组成了“三人自杀小组”，决
定拿出一个“自杀计划”，将方式、时间、地点确定下来。为
防止有人反悔，汪相成提议，签订一份“自杀协议”。

 父母悉心劝导  女孩打消自杀念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三人就“自杀计划”进行了多次讨论，

并确定自杀时间为 3 月 15 日至 3 月 30 日。如何自杀，他们打
算做两手准备，一种方式是服用安眠药，鉴于安眠药一次难
以买到足量的，所以三人必须分头买。如果安眠药在规定时
间里不能买到，就实施“第二计划”：烧炭自杀。自杀用的木
炭由汪相成和牛鑫准备。 

关于自杀的地点，三人产生了分歧。汪相成建议在沈阳，
牛鑫说去荷泽，而柳丽娜坚持在如东。她说 ：“我一个女孩，
从来没去过荷泽和沈阳，不方便！”在柳丽娜的坚持下，两人
同意将自杀地点定在柳丽娜的家乡如东县。 

一个荒唐的“自杀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至于“自杀协
议”，三人约定见面再签。于是，他们开始分头准备。3 月 8 日，
柳丽娜在南京工作的父亲得知女儿和男友分手了，而且辞职
回了老家，立即和妻子赶回如东。 

看到柳丽娜面容消瘦，神情沮丧，父母知道失恋对她打
击很大，细心的妈妈还发现了女儿为自杀准备的大量安眠药。
当晚，妈妈特意和女儿同睡一床，彻夜长聊，苦口婆心地开
导她。为了让她开心，父母还答应为她在南京买一套新房，
帮她在南京安家。柳丽娜从小就向往六朝古都南京，在父母
亲的开导下，她渐渐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3 月 9 日，柳丽娜随父母来到南京。在 QQ 里与汪相成和
牛鑫聊天时，她将自己的现状告诉了他们，并说 ：“我爸妈对
我看得很紧，我们放弃‘自杀计划’吧！”汪相成说 ：“不行
啊，我把安眠药都准备好了！”牛鑫也说：“做人要讲诚信啊！”
柳丽娜觉得这事由自己提出，不能出尔反尔，就不再坚持。

不愿兑现约定 两个男人动起歪心思
3 月 12 日，牛鑫带着安眠药和一蛇皮袋木炭赶到南京。

他给柳丽娜打电话，柳丽娜与他见了面，并试图说服牛鑫放
弃计划。牛鑫说 ：“来都来了，怎么能放弃？要死就死得痛快
点！”见牛鑫铁了心，柳丽娜害怕了，说 ：“你先将安眠药和木
炭给我保管吧，等汪相成来了再给你！”      （下转 A05 版）

约人自杀后反悔，
女孩报警救了三条命

离婚分财产，
给情人的“补偿费”竟要妻子平摊
——看新田县法院如何判决这起荒唐离婚案

今年 3 月的一天下午，肖月娥
带着小女儿在菜市场买菜，途中，
她接到丈夫发来的一条信息：“今晚
不回家吃饭了，公司有应酬。”因为
有了之前的谎言，这信息让肖月娥
不由心生怀疑。

为了证实丈夫所说，肖月娥没
再顾得上买菜，立即来到丈夫公司
大门外等候。一小时后，眼看下班
时间渐渐临近，突然的一幕再次让
她感到愤怒——“他出了公司大门
后马上转入一条小巷子，我赶忙跟
上去后发现，王灿竟挽着他的肩膀，
他们俩又处在了一起！”这一次，
肖月娥大吵大闹。

当晚，邓涛刚一回家，肖月娥

就丢下一纸早已写下名字的离婚协
议书后转身进了卧室。邓涛也似乎
明白，没有辩驳。

次日一早，肖月娥向新田县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
婚。然而，即便在诉讼过程中，之
后出现的变故更让肖月娥感到愤
怒。“在夫妻财产的划分和归属上，
他居然提出当初四处借来的给王灿
的 8 万元钱，也属于共同债务，应
当由二人共同承担。”

“他在外面有了女人，生了儿
子，结果我接受了这个儿子。好不
容易原谅他，他竟然又出轨，现在
选择离婚，还要我来为‘私生子’
埋单，哪有这样的事？”

7 月 18 日，新田县人民法院审
理了此案。法院认为，夫妻共同债
务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产
生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双
方结婚之日起至离婚时止；二是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活动，包括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
等。邓涛和王灿发生不正当关系本
身是对家庭的一种伤害，其行为有
违道德和善良风俗。同时，假如把
支付王灿的 8 万元认定为邓涛夫妇
二人的共同债务，会突破社会群众
的合理预期，有违《婚姻法》的宗旨。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这 8 万元属于
邓涛的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承担。

（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给情人的“补偿费”让妻子平摊

2013 年 7 月 30 日 上 午， 正 在
单位上班的肖月娥突然感到肚子一
阵剧痛，她只好去新田县人民医院
检查。途中，肖月娥想到丈夫的公
司就在医院附近，就给邓涛打了个
电话希望他能来医院照顾自己，可
电话里只传来了丈夫一句“我这会
有急事，等下打给你”的话就挂断
了。

到了下午，她好不容易输完液
准备回家做饭，但途径医院候诊室
时，里面的一对男女让肖月娥惊呆了。

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子此时正躺
卧在床，尽管面容有些惨白，但脸
上却始终带着笑。她的身旁，一个
长着张国字脸，身着西装长裤的男
子紧紧跟随着缓缓移动的病床，不
时低头对女子喃喃说话。在女子的
一侧，一个由白布包裹的婴儿正在
酣睡。

这两个人，肖月娥都认识——
女的叫王灿，是丈夫的同事；至于

她身边的男子，正是自己的丈夫邓
涛。

亲眼目睹这一幕，性格一向温
和的肖月娥爆发了。

“是我的错，对不起！不过，能
不能有什么事回去说，我慢慢跟你
解释。”邓涛不断地解释。眼看围观
的人越来越多，也碍于脸面，肖月
娥控制了情绪。

晚上，一脸愧疚的邓涛向肖月
娥吐露了实情。

邓涛说，2012 年 9 月，在一次
公司举办的酒会上，由于同事王灿
喝多了，公司刚好安排他送她回家。
因为王灿醉得厉害，说不清住址，
最后只得在宾馆开了房，那一夜，
邓涛也没有回家。

原本以为这就是一次一夜情，
没想到，几个月后，邓涛陷入了一
场感情漩涡中。

2013 年 1 月，王灿给邓涛打来
电话说，她怀孕了，孩子确定就是

邓涛的无疑。这个消息让邓涛慌了
神。

为了顾及影响，邓涛一开始极
力主张王灿打掉孩子，但邓涛找关
系检查后发现王灿怀上的是个男
孩，于是又改变了主意，说服王灿
把孩子生下来。

为了照顾好王灿，邓涛更是对
肖月娥撒下“出国培训”的谎言，
之后的半年里，他在位于县城边缘
地段的一家宾馆租下间房以便精心
照料，直到孩子出生。没想到事情
就这么巧合，双方在医院里刚好撞
破了。

纸已经捅破，现实问题是，婚
姻何去何从？生下来的孩子该怎么
办？

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在邓涛做
出跟王灿断绝关系的保证下，肖月
娥选择了退让：同意将王灿生下的
男孩领回自己家中抚养，邓涛支付
王灿 8 万元补偿费。

医院里撞见伤心的一幕

虽然离婚已经近一个月，8 月
11 日，肖月娥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谈起这段和前夫邓涛的 10 年婚
姻，依然充满了感伤。

肖月娥清楚地记得，骗局是从
2013 年 1 月 18 日开始的。

“他突然跟我说，‘公司安排出
国培训半年’。”第二天一早，为了

“赶飞机”，丈夫邓涛只带上了几件
换洗的衣裤，拖着一口临时买来的
大皮箱急匆匆地出了门。

肖月娥说，在邓涛“出国”的
半年里，起初，由于担心丈夫在国
外起居、饮食会不习惯，她几乎一
天要打上三四个电话，但电话那头
一直无人接听，往往到了深夜自己
将要睡下时，丈夫才回电报个平安。

哪怕是在除夕夜，邓涛也只是
匆匆祝福几句就挂了电话。不过，
后来丈夫给出的解释让肖月娥感到
安心。“说是刚到国外不久要倒时
差，而且越洋电话收费贵，能省就
省。”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涛和家里
更加疏于联系。“常常两三个星期才
打个电话，也只简单说说国外的生
活情况，培训的事从来不说，甚至
到最后，连电话都不打了。像完成
任务一样，只是每周五发来一条‘安
好、勿念’的短信。”就这样，在思
念与担忧中挣扎了半年后，肖月娥
终于等到了丈夫归来的日子。

2013 年 7 月 10 日，邓涛“回国”
了。

“当时我本想去长沙接他，他
说‘公司有车在机场接送’，不要我
乱花钱。” “回国”的最初一段时间，
邓涛一改往日急躁的性格，对妻子
倍加关爱、体贴，这让肖月娥着实
体验了把“小别胜新婚”带来的喜
悦。

可不久后，肖月娥慢慢发现，
丈夫“像变了个人”。“在家没安心
呆几天后，他就经常很晚回来，每
次问他都说是公司安排有应酬。而
且，给我的工资也越来越少。”对于
邓涛的反常表现，肖月娥除觉得奇
怪外，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

直到 20 天后，肖月娥发现了
一个惊人的秘密。

“出国”竟是和情人生小孩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彭春华 陈毅清

丈夫瞒着妻子和他人生下孩子，借钱支付对方补偿费的事情被妻子识破。而在
妻子起诉离婚时，丈夫居然提出借来给情人的“补偿费”是夫妻共同债务，要妻子
一起承担。这一怪事就发生在永州新田县人民法院的一起离婚官司上，法院究竟会
如何判决呢？


